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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上海，在中央交通局
长家当“佣人”

周惠年跟着一位男交通员从河南鸡公山
逃到上海的时候，是 !"世纪 !"年代末。那年
周惠年刚刚年满 #$岁，但她已经是一位历经
磨难的中共地下党员了。#%岁那年，她就自作
主张把长长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在家乡河
南信阳宣传北伐、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并
退掉了父母给她订的娃娃亲。她 #&岁加入共
青团，为党做交通，送信、送文件、印传单、买
菜、买纸。'(岁那年她在潢川被捕，被软禁在
宪兵连。宪兵连连长田池生大概看她年纪比
较小，就没有太难为她，关了三个月后就把她
释放了。党组织很快将她调回信阳县委机关
工作，她却向组织申请去基层搞工人运动，组
织同意了。'$岁的周惠年到了信阳的工厂里
当起了工人，搞起了工人运动。在一次罢工
后，她与同事外出贴传单时被敌人发现，暴露
了身份。信阳待不下去了，她就连夜出逃，在
火车站遇到了自己的同志，在他们的帮助下，
周惠年顺利逃出了信阳。
那是 ')!)年的初秋。此时中共中央交通

局建立不久，正在向各区委寻找可靠的干部，
而且特别需要年轻的女同志，以建立交通站。
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与上海的交通中，缺一
个住机关的女交通员。地下党领导人郭述申
认为周惠年很适合这项工作，她虽然年纪小，
但革命坚定，又聪明伶俐，遂派她去了上海中
央交通局。党组织派了一个男交通员到广水，
接周惠年一同去上海。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和
江苏省委都设在上海。

由于缺乏特科工作经验，以及文化程度
的限制，周惠年暂时被分配到中共地下交通
负责人吴德峰家中当“佣人”。这是周惠年调
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第一站。吴家是一户
“阔绰人家”，周惠年扮演的是一个年轻“老妈
子”的角色。当时吴德峰是中央交通局局长。

为了工作方便，吴德峰夫妇开始化装成外地
的生意人，租住在比较便宜的房子里，后来因
为往来人员和物资增多，又化装成富商大亨。
吴德峰要求周惠年从“佣人”做起，熟悉环境。

一个在家乡参加过多次暴动的女战士，
在一户有钱人家当保姆，成天洗衣做饭带孩
子，虽然有时也会接待一些神秘人物，但周惠
年还是感到很不适应。她向吴德峰请求调换
工作，到革命的第一线做工人运动，却受到吴
德峰的严厉批评。吴德峰告诉她，不要小看这
个“佣人”，一个家就是一个工作站，一个机关。
都到工厂去搞工运，机关工作谁来做？做家务
的同时也要接待“客人”。吴德峰要求她必须假
戏真做。周惠年虽然满心不情愿，但还是服从
了组织决定，把这个“佣人”做得像模像样。

危难之际，毅然嫁给红队
副队长

')*'年 +月 !(日，中央组织部领导找周
惠年谈话，要她立即到中共特科工作，协助
“红队”副队长谭忠余工作。当时，周惠年还不
知道党中央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灾难。

两天前的 +月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红队”队长顾顺章在武
汉被捕，并且立即叛变。电报被国民党中央调
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特
科成员）截获，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赴上
海找到李克农，报告了周恩来。面对如此紧急
情况，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召集

陈赓、李强等有关人员开会，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加
强了保卫并立即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
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对
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
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审
慎而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
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
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日夜，
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机关全部搬了家，中央领导人也都转移到别
处。在处理顾顺章的亲属时，周恩来想到了特
科“红队”副队长谭忠余。谭忠余是特科“红
队”的重要人物，这个棘手的行动离不开谭忠
余与红队。但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是谭忠余
的妻子。周恩来立即找张爱宝谈话，要她与顾
顺章一家划清界限，谁知张爱宝又吵又闹，还
说出威胁之语。周恩来又去找谭忠余谈话，让
他断绝与顾顺章以及张爱宝的一切关系。谭
忠余先有些犹豫，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表
示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命令。

随后周惠年就调进了特科行动科，也就
是“红队”。周惠年成了一名特科“红队”的女
队员，协助谭忠余工作。谭忠余安排周惠年仍
然做秘密交通员。不久，周惠年就嫁给了谭忠
余。从此，周惠年进入了上海党中央的核心部
门。多年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赞扬周惠
年是“立场坚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
员”，说明周恩来没有忘记周惠年在党危难之

际所作出的贡献。
接下来处理顾顺章亲属时，谭忠余等人

严格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把“顾顺章在上海
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主要是亲属全部排列出
来，因为这些人都在中共特科的外围工作，知
道许多特科秘密。谭忠余带领“红队”队员对顾
顺章的这些“重要关系”实施了有效的措施。

就在中组部找周惠年谈话的这天上午，
顾顺章从武汉到达了南京，他一见到国民党中
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就表达了他很担忧上海
的这些亲属，希望徐恩曾将这些亲属迁移到南
京。徐恩曾立即派人去找，但迟了一步。顾顺章
叛变后的第四天早晨，也就是 +月 !$日，星期
二，徐恩曾率领张冲（训练总干事）、顾建中（组
织总干事）两员大将，亲临上海坐镇指挥大搜
捕。他们会同上海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共
出动 !,"多人的队伍，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地址，
进行了突击搜捕。令他们遗憾的是，中共中央一
些重要机关都已人去楼空。向忠发、周恩来、瞿
秋白、陈绍禹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转移。

谭忠余是个带有江湖义气的豪爽汉子。
他与顾顺章同为上海宝山人，原是一家米店
的店员，北伐战争期间，参加了由中共在上海
领导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加入了革命队
伍。他与顾顺章同是产业工人，也是老乡，所
以二人过从甚密。谭忠余曾是康生的交通员，
并由康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中央特科成立
后他就参加了特科行动科，做了顾顺章的助
手。后与顾顺章的妻妹张爱宝结婚。作为红队
的负责人之一，他几乎参与了特科所有惩治
叛徒奸细以及国民党特务的行动。在执行任
务时，谭忠余始终是丝毫不差地执行党中央
决定，因此得到了周恩来的信任，与周恩来的
关系逐渐密切。谭忠余很少跟周惠年说起他
在“红队”的行动，但有一件事，他跟周惠年说
了，就是一年多前发生在上海的“东方第一大
暗杀案”。这是谭忠余在惩治叛徒中最有影响
的事件。

周惠年曾被陈云赞誉为“我党保卫工作
的第一位女同志”，被周恩来赞扬为“立场坚
定，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好党员”。她是一名
中共特科的特工，是一名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上海特科“红队”的女战士。

!

周
惠
年

中共特科女战士周惠年（1）
" 孙月红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 ! ! ! ! ! ! ! ! !"#蒋介石被激怒了

西探长兰普逊进来，盯了陈赓一眼，机械
地翻着记录。随后又进来几个人，迅速地朝陈
赓走了过来，把陈赓拖到电椅上。
陈赓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进了小号。他

的衣服上，鞋上血迹斑斑。每动一下，身上的
某个部位就痛。全身的血液在燃烧，两腿沉甸
甸的，发木的舌头不听使唤。后来宋庆龄来探
监，当局迫于压力，说要释放陈赓。但他们耍
了个花招，并没有释放陈赓，而是将其“引渡”
到上海市公安局，第二天押解去南京。
在南京没有审出结果，当局又将陈赓押往

南昌：蒋介石行营。押解船自长江到达九江，又
改乘铁路专车，到达南昌。陈赓被带进当年南
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过了两
天，蒋介石的秘书邓文仪带着礼物，来看陈赓。
他是陈赓的湘乡老乡，黄埔一期同窗，又适逢
他荣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
长。他一进屋，就把自己刚刚印行的《青年战争
革命》小册子，拱手递给陈赓。
陈赓笑笑：“嗬，你还有时间舞文弄墨。”

他随便翻了几页，念道，“拥护唯一的最高统
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
组织……限期剿灭各地赤匪……”他丢下书
本，责问道，“你所说的‘统一中国’，是否包括
东三省-”“当然，当然。”
“既然包括在内，为何南京政府对东三省

毫无动静，让日寇宰割-”邓文仪不语。邓文仪
号称是国民党复兴社三大理论家之一，又自
称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
人”。他的脸刮得光光的，虽然理亏，嘴角却保
留着一丝微笑，说：“现在是卧薪尝胆，准备抗
日雪耻……今后要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
教育，发展经济。蒋委员长如此器重你，你何
不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呢？”
陈赓说：“邓文仪，老话说捆绑不成夫妻，

你干吗要把我往你身上拉-我是共产党的人，
死了也不进你们蒋家牌位。”邓文仪十分尴
尬，转身走了。

第二天，邓文仪又来了。他说道：
“校长要见你，我领你去吧。”陈赓坐
在沙发上。邓文仪上楼不多时，就听
得楼梯上传来笃笃的皮鞋声。他熟悉
这声音。他当侍从参谋时，多次起身
迎接过这种皮鞋声。可现在他坐着，

不肯动一下，用报纸遮住脸。
皮鞋声在五步之遥停顿了一下，又重新

响起，并伴随着浙江高腔响起：“陈赓在哪里-

陈赓在哪里-”没有回答。“哎呀，你怎么弄成
这种样子？”蒋介石说着。
“你把我拉来干什么-”陈赓喘着粗气说。
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孔夫子有贤人七

十二，弟子三千，个个能同心同德，替圣人传
经布道，可你们这些黄埔学生，哎……你在徐
向前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陈赓摸摸满脸
长须：“马马虎虎。”“周恩来总是跟我作对，现
在又伙同朱德在江西同我捣乱……现在国家
弄得这样糟，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中国不能这
样沦陷……”
“这还用你表白吗-谁造成这种局面，中

国人心里都有数。难道发动内战的责任还要
我们共产党人来负吗-”
“你还年轻，前途远大。俗话说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点。”蒋介石说，
“我看这样吧，你还回来带兵，指挥哪一个师
都可以。”
“指挥‘国军’打红军-”陈赓透过镜片不无

讥讽地瞅着蒋介石。“你觉得不妥，可以到第三
军去当参谋长，或者回南京当卫戍司令。”
“躲在幕后杀我们的人？”“你不要这个态

度！”蒋介石被激怒了，眼神固执，动作僵硬，
脸呈病态的铁青色。他挥了挥手，说，“我和你
父亲是同辈，在外面，我就是你的父亲，你要
听我的话. ”
“哼，父亲？”在陈赓英俊的脸上流露出一

种痛苦同时是火辣辣的冷笑，他愤怒地磨动
着颌骨。“我家破人亡，父亲两次入狱，到现在
生死不明；家产被你们讹诈一空，母亲和弟弟
流离失所……你还有脸自称父亲！”
正巧有个军官进来，蒋介石忙对邓文仪

说：“你好好劝劝他。”陈赓站起来要走。蒋介
石回头瞥了他一眼，又把手背到背后，说：“以
后邓文仪代表我同你谈。”
蒋介石上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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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我感到茫然了

这时，我的心情勉强止跌回稳，在密云不
雨当中，看到一丝丝希望。可是，当我再问：
“如果不是炎症，而是肿瘤，那会是什么状
况？”医生摇摇头，顿了顿，才慢腾腾地说：
“现在过于悲观或过于乐观都不好，我看我们
还是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先去做个腹部穿
刺，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满怀希望却被浇了一头冷水，有
点儿泄气。但没过一会儿，我再度提
醒自己，癌症患者最需要的就是信心
和勇气，过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
都能迎刃而解，这一回，无论如何我
都要相信身体可以陪我挺过这一关。

可是，等到做腹部穿刺检查时，
我的信心马上又溃散了一地，简直无
法收拾。他们先给我看一根大约 *"

厘米长的针，告诉我要先用一根中空
的针管插到腹部定位，再向针管里插
入一根细针，去抽取肿瘤里的细胞组
织。因为我的肿瘤都长在肠系膜里，
肿瘤是软的，包裹着它的肠系膜也是
软的，里面还有很多液体，针管一戳
它就会移动，需要先照 /0定位。此外，做穿
刺时我还必须保持不动，不然就有可能会戳
到别的地方，功亏一篑。

尽管打了局部麻醉，但眼睁睁看着一根
长针慢慢扎进肚子里，那种心理冲击还真是
恐怖，况且我前前后后总共做了二十几次，医
生累得满头大汗，我也被搞得精疲力竭。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的信心是很坚定的，

我也不断提醒年轻朋友，信心坚定是多么重
要！我从来都不知道，当身体受到病痛的威胁
和折磨时，过去用理性头脑堆积起来的信心
完全帮不上忙！我只想逃，或者闭上眼睛试图
闪躲，甚至也会呼天喊地，大声哀叫。后来不
知道在哪本书上看到，这种出于身体的本能
反应，其实是生命的自我防御系统。只是我习
惯用意志力控制一切，病中才发现，身体对疼
痛的反应竟然有我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生
命里是否还有更多的神秘领域，也是我无法
探知、无法控制的呢？我也感到茫然了。

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思绪漫飞。
一会儿想到我不得不暂停的工作，一会儿又
想到创新工场满怀壮志为创业者付出的同

事……想想才隔多久，我的世界已经完全
不一样了。我仿佛被禁闭在一间玻璃屋
里，虽然可以看到、听到外面的世界，但那
个活色生香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属于我。

想到母亲与家人，我为自己亏欠他们太
多而感到难过。我的母亲已经九十几岁高龄，
我是她老来得子的幺儿，她一向把我捧在手心
里，可是我自 ''岁到美国当小留学生，及至少

壮之龄工作、创业，除了短暂的假期
能回家陪陪她，大部分时候都是远走
他乡，让她年年为我倚门而望……黑
暗之中，我禁不住悲从中来。

生死哲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
勒·罗斯指出，人在面对疾病、死亡、
悲伤等重大失落时，会产生“五个阶
段”的心理反应———否认、愤怒、讨
价还价、沮丧和接受。

在确诊淋巴癌之前，我的心情
分分秒秒就在前面那几个阶段翻
腾。我痛责老天、天天上网笔战结
仇，借着针砭时弊宣泄自己无所适
从的惶恐和愤怒。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一次又一

次在脑海里反复搜索答案。是北京的雾霾吗？
是微软官司期间我的心理压力太大？还是我长
期过于讲究时间效率造成的精神紧张？或者，
是我从小就争强好胜的个性导致细胞不安？

那 !"多个淋巴肿瘤，吸足了化验试剂里的
糖分，宛如闪闪发光的小鸡蛋，在我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我的心情跌至谷底，久久不能平复。

等到我不得不承认，是自己过去没日没
夜地拼搏，把身体拖进了恶疾的深渊，我开始
一次又一次地跟神明讨价还价，不断向上帝、
菩萨、诸神祈求：“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
让这场病赶快过去，我一定痛改前非，尽力弥
补……”我虔诚地祈求上苍，只要让我躲开癌
症，我绝对早睡早起，改过向上。若是真的躲
不了，也请让我的病情减轻些，给我机会重返
生活，弥补过去的缺憾，包括对母亲、对妻子
和两个女儿的亏欠。

对于死亡，我完全没做好准备。我还有
雄心壮志，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我求生的
意志无比强烈，只要有一丝存活下来的希望，
我绝不放弃。只是，真的能闯过这一关吗？我
一点儿把握也没有。


